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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佛山的菌子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罗林衡

又到了满街卖菌子的时
节，总忍不住买上几斤，满
足一下味蕾，找找儿时的
感觉。

我的家乡在南川金佛
山深处，山高林密，适宜
大力发展旅游，早已成
为休闲、避暑的胜地。
可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家乡的贫穷和饥饿总
是挥之不去。好在金
佛山很慷慨，漫山遍
野的菌子可以缓解
缺粮少菜的饥荒，至
今仍不能忘怀。

金佛山的菌子
总是踏着季节的节
拍如约而至。秧子
栽上坎不久，田垄
边、红苕地里，时不
时 就 能 觅 见 三 把
菇。奶白的伞盖，长
长的菇柄，俊俏诱
人。用来熬汤，鲜香
无比，堪比鸡汤。

三把菇，顾名思
义，往往三朵同时出
现，相距不远，躲在草丛
中和人们捉迷藏。发现
一朵，在周围寻找到其
他两朵，是孩子们最乐此
不疲的事。后来才知道，
三把菇就是大名鼎鼎的鸡
枞菌，与白蚁共生，是食用
野生菌中的珍品。当然，三
把菇只是金佛山菌子出场的
序曲，不多，倒也念念不忘。

夏秋时节，菌子盛装出
场。一场太阳雨后，菌子准会
铺满整个山林。大人小孩背着
背篼、端着簸箕，散入林中，半晌
工夫就会满载而归。

菌子品种极多，林地边的油辣
菇，涂着一层淡淡的油脂，顶着露
珠破土而出，像害羞的小姑娘。过
水后扯两把青海椒一炒，保准甩几碗
苞谷米饭。不过，油辣菇要捡菇骨朵，
伞盖一张开就会长蛆虫。最多的要数
枞毛粑菌，松树下刨开松针，满满一地
都是，不用挪窝就捡一背篼。枞毛粑菌
剥去滑皮，可炒也可煮汤，虽味美滑嫩，但
因为太多，不大受待见。孩子们最喜欢可
以生吃的奶浆菌，有白色和鲜艳的橙红色
两种，青杠林下，成片生长。一碰伞盖，白色
的汁液渗出，如奶水般浓稠。拍拍土放进嘴
里，有一股奶香。还有空筒菌，松树林里扎堆
生长，通体浅红棕色、菌柄中空，煮熟用烧椒
凉拌，脆爽脆爽的。如果不怕麻烦，还可以到
杂木林里捡刷把签、耗子脚。这两种菌的菌柄
如刷锅的刷把、耗子的细脚，一大片一大片密

织在腐殖土里，捡来配以盐菜煮汤，
下饭一绝。味道最美的当属大脚菌，
菌柄粗大圆实，伞盖细小如指甲，样
子很滑稽。大脚菌湿的时候有剧毒，
不能吃，家乡俗语“吃大脚菌，躺木板
板”。但把她切片晒干，制成干菌却
是人间极品，远客来时，饭甑子里铺
白布，隔米饭蒸熟，腊肉一炒，光香味
就漫过好几道山岗。当然，金佛山的
菌子远不止这些，还有石灰菌、小红
菇、煤炭菌、猪嘴巴菌……这些菌子
大而肥厚，做酸菌最好。

还有一种菌子必须一提，就是竹
荪菌。学生放暑假时冒头，竹林里，
背阴的山坡上都长。伞柄修长，拖着
飘散的菌丝，恍若仙女曳着长裙翩翩
起舞，漂亮极了。味道如何？小时候
真没吃过，父母也不说可以食用，不
敢吃。大概是因为竹荪菌有人上门
收购，可以卖钱的缘故。每天天不
亮，赶到山上，趁新鲜采集，菌裙完
整，才卖得上好价。采的人多了，就
连没开的菌包也刨回来。菌包似肉
球，往牛粪里一堆，第二天就会长出
美丽的竹荪。一个暑假下来，运气好
时能卖一二十元，一学期的笔墨本子
钱就有了着落。

深秋一到，菌子的盛宴就退下
了，偶尔会有峒菌出场，青杠树、油桐
树的枯木桩上，一团团、一丛丛，颜色
不如平菇白，味道却好很多。峒菌存
在的时间极长，直到深冬，也会顶着
金佛山的冰雪出现。

我对菌子的感情很复杂——爱
得透彻、恨得彻底。很多菌子有毒，
每次上坡捡菌子，母亲总不忘叮嘱一
番：颜色鲜艳的不捡，不认识的不
要。即便这样，我家也有过一次吃菌
子中毒的经历。那是个盛夏，水江的
表叔来做客，上山捡菌子款待。当时
捡的是猪嘴巴菌，黑黑的、厚厚的，平
时也常吃。可那次不知怎么的，大概
是没有完全煮熟，吃后全家上吐下
泻，差点酿成惨剧。表叔最严重，不
知灌了多少黄泥巴水，昏睡了好几天
才好转。所以，家乡煮菌子时必放大
蒜，剥几头往锅里一丢，煮熟后大蒜
还是白亮白亮的，才可食用。现在听
说这种方法缺乏科学依据，害得我买
菌子时，总会多买一点，第一顿决不
允许女儿动一筷子，等我吃下没事，
第二顿才让她吃。
这就是金佛山的菌子。

南堰沟，骑龙村的血脉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梁晓丽

堰沟是人工修筑的沟渠，作为曾经主要的水利输送工具，在万州区李河镇骑龙
村人丁兴旺时，立下过汗马功劳。

我出生时，一条条堰沟就在村庄里存在了，像大地上的毛细血管，又像系在半山
腰的透明腰带，蜿蜒缠绕。它们与村庄里的老水井一样，都曾养育我们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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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门口有条堰沟，父亲说那是私

堰，往上连接的是二堰，再往饵子山上走
就是大堰。大堰就是南堰沟。快九十岁
的大伯回忆，他几岁时经常陪他父亲到南
堰沟去看水。问及南堰沟何时修建的？
他皱着发白的长寿眉冥思苦想了好大一
会儿，然后才说，他也不晓得。按大伯的
年龄来推断，应在民国以前。那时，村庄
里有几个种庄稼的大户——瓦屋的谭家、
松林湾的冯家、枫香湾的何家，他们一起集
资修建了南堰沟。

很遗憾没有纸质记录，唯一的记忆存
在枫香湾年龄最大的伯伯脑子里。

当年“湖广填四川”时，我的祖先落户
枫香湾山梁上后，在村西头的打石湾修了
口水井供几十人吃喝，但种庄稼和牲畜
用水远远不够，还得另寻水源。他们联
合谭家、冯家，在山林中摸爬数天，终于
在凤凰山下的大茶坪，找到了两个龙洞，
龙洞里有水。

龙洞分上龙洞、下龙洞，洞里常年有清
澈的泉水往外流。上龙洞供凤凰山的三四
队饮水；而下龙洞的水，后来被祖先引到了
家门口，用于灌溉庄稼、供牲畜吃喝。引水
的主要路径是在饵子山上开辟的石沟，这
就是南堰沟。祖先肩挑背扛，徒手用钢钎、
錾子、手锤等工具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条
石沟。据老一辈人回忆，当时沟沿靠外边
还修了一条青石板大路，供凤凰山上的人
赶场进出，挑运石灰。

路随沟走，沟因水生，这是祖先的智慧。

2
南堰沟是骑龙村至今还在使用的、为

数不多的堰沟之一。沟内有几道马口石，
用于水的分流，又叫“泄洪缺”。一道马口
石水流被分到流水包，二道马口石70%的
水被分流到原石船村（骑龙、凤山、石船还
没合并）的2、3、4队，30%的水被分流到原
石船7队。连接马口石的是二道堰沟，流过
门前屋旁的叫私堰沟。从原理上来看，堰
沟是不能移动的水管，在大地上并联、串
联，形成庞大的水网。

父亲说，当年每个队都有专人管水，分
夜班和白班。夏至一过，就要排轮子，人口
多的队放水3天3夜，人口少的队放2天1
夜。那些日子是庄稼用水的高峰期，管水
人每天都要守在马口石旁，防止别人堵了
马口石把水引走。

我的远房五爷爷年轻时，去南堰沟看
水，时常一整天就坐在南堰沟旁编草帽贴
补家用。那些年，春种农忙季，用水量大，
时常有人因为争水而打架闹事。

因为给生产队看水，五爷爷被人推下
山崖，摔断了左腿，只能一辈子打光棍。把
他推下山崖的人是邻村的，名叫山猫，看人
时眼神飘忽不定，村民对他印象不好。

那天，五爷爷正坐

在青石板路上编草帽，太阳升起一
丈高时，山猫来了。他路过时，差点
被五爷爷用来编草帽的一小捆麦秆绊
倒。他在沟沿上晃了晃才站稳，然后破
口大骂。他一脚踢飞了五爷爷身旁的麦
秆，还有刚编好的草帽。那时草帽五毛钱一
顶，五爷爷半天可以编两三顶。

五爷爷气坏了，站起来就给山猫一拳，山
猫一躲，没打着。山猫常年干飞檐走壁的坏
事，他的身子灵活，没等五爷爷反应过来，山猫
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五爷爷没站稳，摇晃了几
下坠下山崖。万幸的是，五爷爷没滚到崖底，被
一棵松树挡住，保住了小命，但腿被卡在了石头缝
里。等五爷爷的父亲找来时，他的腿已经坏死，只
能截肢。

五爷爷因为看水成了瘸子，被当成教材告诫看水
人。再去看水的人就会绷紧弦，以免发生类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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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龙洞引出来的水，经过南堰沟流到各队，成了

灌溉农田的主要来源，田里种出的粮食养大了一代
又一代人。人们敬重南堰沟，把它当作恩人一样放
在心中。

随着五爷爷等老一辈人的离去，再加上年轻一
代外出求学、打工离开大山，种庄稼的人越来越少，
水的使用量也减少了，南堰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
线，开始自生自灭：沟沿长满杂草，沟壁垮的垮，毁
的毁，沟里河沙堆积，螃蟹在沟里打洞，漏水的地
方多了起来，也装不了水了。

沙榜人主要依靠南堰沟的水生存，因为南堰
沟里没水，曾一度陷入缺水、没水的困境。2025
年开春，在镇政府的领导下，新上任的骑龙村支
书带领百姓对南堰沟和垭口堰塘进行了维修。

这次维修的主要劳力平均年龄在七十多
岁，正是当年跟在祖辈身后去看水的娃娃
们。他们对南堰沟的情感深厚，虽不善言
辞，但行动快，同样用錾子、大锤、二锤、钢钎
等开山工具再现当年祖辈修南堰沟的场
面。在不通车的饵子山上，他们肩挑背
扛，农忙时回家干活，干完活接着修，前
后用了一个多月，“复活”了南堰沟。

修好后的南堰沟，全长约2公里，
起点在王家稳屋基下，终点在沙榜。
流水清澈见底，不时发出叮咚叮咚的
响声，像钟摆轻轻叩击着心房。

沟内的水一直流到垭口堰塘，
经过沉淀，再分流到各小组，供骑
龙村上千人饮用。垭口堰塘有两
三百平方米，在太阳光照射下，水
碧绿碧绿的，远远望去像晶莹剔
透的泪花。

“南堰沟出来的水是环保
的、甘甜的，喝一口就能甜到心
里。”村民们说。

南堰沟是先辈刻在峭壁
上的印记，记录着他们引水的
艰险；它也是村庄的血脉，养
活过一代又一代“骑龙人”。
如今，南堰沟又恢复了往日
的欢快，一路奔波地传承下
去……


